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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逼”出了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
——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讲述新中国环保事业艰难起步的故事

本报记者 于 勇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焱

周总理“逼”出了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
——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讲述新中国环保事业艰难起步的故事

本报记者 于 勇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焱

今年 1 月 8 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周恩来同志逝世 39 周年的日子。《经济日
报》记者走访了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中国首
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首任国
家环保局局长、首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
员曲格平。已经 85 岁高龄的他兴致勃勃地
向记者讲述了新中国环保事业在周总理支持
和推动下艰难起步的故事。

谁是污染大户，就由谁来管
环保

1970 年之前的中国，还没有广泛使用
“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国家出现的
环境污染问题，主要用一个来自日本的词语

“公害”进行描述。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周总
理就不时提到“公害”问题，并提示在我国的
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他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
些领导同志，对此都感到陌生。但是总理一
再讲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个问题非
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
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
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环境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
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
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
来抓这方面的事情。”

上世纪 60 年代末，曲格平从燃化部（石
油部与化工部合并而成）调至“国务院计划起
草小组”工作。

当时，作为国民经济指挥系统的国家计
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许多部委都被
文化大革命“冲垮”了。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

“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
构，来抓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这个小组由 16
人组成，负责人是李先念和余秋里，小组办公
室就设在国务院北院，距周总理住处很近。
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切考虑，都交由
这个小组去筹划和组织实施。

一次，李先念副总理在小组会上说：“总

理讲环境保护已经多次，我们一个答话的都
没有。这件事得要有人管一管，总理问起的
时候，要有个人能答话。谁来管管这件事？”
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答话。李先念
说：“谁管的业务中与这项工作关系多，就谁
管。”有人提出，曲格平管最合适，因为污染最
大户就是石油化工，他就是从这个部来的。
随之有好几位同志赞同。李先念问曲格平的
意见，曲格平说：“我不懂环境保护，更不知道
如何去做。”李先念宽慰他：“这是一件新鲜
事，总理很重视，你就管起来吧。多请教专
家，多看书，先做学生吧。”

曲格平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项临时性的
分工，竟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新中
国的环保事业也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始了艰辛
探索。

两次会议让国人意识到环境
保护的严峻形势

上世纪 60 年代末，中国正处在极左路线
的支配下，在我们颇有些自负地评论西方世
界环境公害是不治之症的时候，环境污染和
破坏正在我国急剧地发展和蔓延着，但我们
并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
的，是与西方的公害完全不同的。因为，按照
当时极左路线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
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
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 年中国政府决定
派团出席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
境会议，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使国际社
会感到惊讶。然而在曲格平看来，这是周恩
来总理高瞻远瞩的决定，他要让中国人走出
国门看看世界，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
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以此作为
镜鉴，认识中国环境问题的潜在威胁。

当时，一般的认识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
康，是个卫生问题，所以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
以卫生部军代表为主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国
务院后，周总理说：“这不行，环境问题不仅仅

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很多方
面。代表团回来要制订一些环境保护措施，
需要综合部门来派团。”后来，代表团根据总
理的意见调整了组成名单，加强了领导力
量。代表团准备的发言稿，周总理也都一一
过目。他提出，对自己的成绩不要估计过高，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也存在污染等环境问题，
要注意学习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就这样，代
表团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
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以
及科技界的 40 多人组成，前往斯德哥尔摩参
加人类环境会议。

代表团回国后，在向周总理做汇报时，重
点提出两点结论：一是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
比西方国家轻；二是中国自然生态破坏远在
西方国家之上。总理说：“我所担心的问题在
我们国家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比较严重⋯⋯
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
当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中国当
时处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之中，但是
周总理坚定地排除干扰，毅然决定于 1973 年
8 月以国务院的名义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
环境保护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环境保护问
题。总理指出，这个问题，不只国家有关部门
要重视，还得让全国各级领导都重视。

各省区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工
厂代表、科学界代表共 300 多人出席了这次
会议。会议开了半个月，比较充分地讨论了
我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严重问
题，列举的大量事实令人震惊。会议越开越
深入，越开越热烈，最终周总理决定在人民大
会堂召开由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出席的
万人大会，把“环境保护”这一概念推向了社
会。曲格平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宣传大张
旗鼓，大会堂门口出现了来参会的车队，天安
门广场上还搭起了很高的架子用来拍摄。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最主要的作
用就是唤起了中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
境保护问题的重视。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气候下，能召开
环境保护会议，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和奇

迹。在曲格平看来，这离不开周总理的支持
和倡导，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政治胆略。会后，
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各地方也仿照国务院的做法，相继召开会
议，建立工作机构，加强宣传，开展环境治理，
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冲击波。

周总理曾担心“雾伦敦”后出
现“雾北京”

其实，周总理对环保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远不止在上述两次会议期间，他总是尽可能
地利用一切机会让大家认识环境保护工作的
重要性。

1970 年 12 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
浅沼稻次郎的夫人浅沼享子来中国访问。周
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了解到随行的
浅沼享子的女婿是电视台一位专门报道公害
问题的记者，就对他说：“我要向你请教环境
保护方面的问题。”总理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
长时间的谈话，请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公害的
状况，以及现在日本采取的一些对策。第二
天，周总理就指示要举行一次报告会，让这位
记者来讲环境保护的问题。并且要求：除了
有关的科学技术人员之外，国家机关和各个
部委的负责人也都要来听这个课。报告会结
束后，总理还专门打电话询问听课效果，并对
分组讨论报告作了批示，要求把这个文件发
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人。

据曲格平统计，为了唤醒各个方面对环
境保护的重视，从 1970 年到 1974 年的 5 年
间，周总理对环境保护至少作了 31 次讲话。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环境保
护有这么多的讲话，足可以看出总理对这个
问题的重视程度。

当时，上海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环
境问题暴露得也比较突出，大气污染、水质污
染都很严重。所以，周总理讲话中提及上海
的例子比较多。他对上海的同志说：“你们喝
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
人对上海的水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

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周总理对北京的环境状况也特别关心。

上世纪70年代初，他说：“首都烟雾弥漫，大气
污染已经很严重了，要赶快采取措施解决啊！
过去人们常说‘雾伦敦’，我们弄不好，就成‘雾
北京’了。”他认为，北京是首都，工业企业不要
建太多，特别是有污染的工厂不要建在首都。
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清洁的城市、清洁的首都。
他说：“工业建设要耗费大量的水，现在北京供
水都发生困难，大量污水又把清洁水源污染
了，别弄得没水吃了。”

在环境治理当中，周总理提倡实事求
是，不要夸大，更不要作假。当时北京有一
家石油化工厂宣称其污水处理的水平非常
高，能够养鱼。因此总理曾经陪着一些外宾
去参观这个污水处理厂，看到鱼在水里游来
游去，外宾连连称赞。后来总理得知这个厂
弄虚作假，所谓处理后的污水能养鱼，其实
是换上了自来水，并非处理过的污水。在一
次会议上，总理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他
说：“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
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弄虚作假骗人？很要
不得。”总理还指示外交部向那些看过污水
养鱼的外宾作检讨，坦陈我们的污水处理并
没有过关。批评的时候，曲格平正好在现
场，他向北京市传达了总理的意见。北京市
立即传达到了那个石油化工厂。化工厂的
负责人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检查，对自己
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而且采取了一些纠正
措施。以后，这个厂在污水处理上一直做得
很不错。

2015 年 1 月 8 日，是周总理逝世 39 周年
纪念日。此时此刻，谈起新中国环保事业艰
难起步的这段历史，曲格平老人总是很兴
奋。他认为，这些事反映出周总理以其政治
家特有的远见和敏锐，预见到了中国未来发
展中不可逾越的环境难题。周总理不仅是新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也“逼”出了以
曲格平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如果
没有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中国环
保事业的起步也许还要推后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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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仲夏，一群年轻的中国空军官兵，
昂首向天，傲然肃立：“今若开战，不胜不归！”铿
锵誓言，直冲云霄。这是空军航空兵某团33岁
的团长蒋佳冀和他年轻的战友们，用这种方式
祭奠 120 年前的甲午国殇。要问他敢打必胜
的勇气从哪里来？来自他挑战极限、巅峰对决
的凛凛寒光，来自他追逐梦想、渴望亮剑的铁
血豪情。

“就为祖国需要的时候，能冲
上去一剑封喉!”

航空兵某师政委廖应宾清楚记得 8 年前
他与蒋佳冀的那次对话。

当时，已是二代机团队飞行骨干的蒋佳
冀放弃提升机会，宁肯从“新兵蛋子”起步，主
动要求调到当时廖应宾任团政委的三代机飞
行团，毅然改飞新型战机。

“你为什么要飞新战机？”
“我想用它打仗！”
自从成为歼击机飞行员，打仗、打胜仗，

就成为蒋佳冀追逐的梦想。能驾驭最先进的
战机，无疑会成为舍我其谁的打仗先锋。

2009 年 8 月，在同批战友中第一个完成
改装任务的蒋佳冀，驾驭新型战机参加了空
军“体系对抗”演练。在陌生环境、陌生气象、
陌生战场，他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
务，那感觉相当不错。然而，战后复盘，他们
的成绩远远不及对手。这一结果令他警醒：
再先进的战机如果只当作单一武器平台，那

只是停留在机械化时代。打赢信息化战争，
必须从“头脑革命”开始。

信息化、电子战研究持续深化，新型战
机极限性能不断开发，10 余套基于信息系
统的体系对抗战法战术相继出炉。天道酬
勤，检验“头脑革命”成果的机会，一个接一
个地来了：

2011 年 8 月，时任飞行大队长的蒋佳
冀奉命再次参加空军体系对抗演练，带领团
队执行突防突击任务。地空导弹、预警机、
电子干扰机和雷达网，在茫茫戈壁编织起
空、地、电、磁多维立体防御网，似乎“连
只苍蝇也休想飞过去”。蒋佳冀和战友熟练
运用精雕细琢的多套战法，沿着山谷超低空
飞行，巧妙实施电磁干扰，长途奔袭千余公
里，出其不意突进“敌方”防线后方，成功
摧毁重要目标。还没等对手缓过神来，他们
已扬长而去。

那个“耀武扬威”的瞬间，蒋佳冀聊得十分
惬意：返航途中，看到戈壁滩上“敌方”人员正手
忙脚乱操控装备，我调转机头，几乎擦着他们的

头顶呼啸而过。似乎听到他们声嘶力竭地大
喊：“玩儿命啊！”这种超低空飞行的技能，是蒋佳
冀和战友们在巴山蜀水的云雾中练成的。

同年金秋，中国空军首届“对抗空战检
验性考核”拉开战幕。“说白了，就是自由空
战，在天上放开打。”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沙场百战”中遴选出的百余名精英捉对厮
杀，巅峰对决，争夺 10 顶象征职业最高荣誉
的“金头盔”。

在这群空中骄子中，蒋佳冀是少数几名
“80后”之一，第一仗遭遇的对手，就是装备性
能和对抗经验都优于自己的飞行员。

蒋佳冀跨进座舱，多种作战预想已深深
刻于脑海。从高空缠斗到中空，他大速度、大
幅度急转抢先，载荷超过 7 个 G，电磁干扰、
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先敌攻击⋯⋯以全新的
战术大比分战胜对手，成为最年轻的“金头
盔”获得者。

在常人眼中无异于“刀尖上跳舞”的职
业，蒋佳冀干得很享受。他说，“就为祖国需
要的时候，能冲上去一剑封喉!”

血性和胆气是人民空军代代
传承的精神血脉

熠熠生辉的“金头盔”，无疑是空中猎手
王者之冠。然而，“在决胜千里的信息化战场
环境中，近乎冷兵器时代的空中格斗，还有实
战意义吗？”记者心生疑惑。

“当然有！”蒋佳冀所在的航空兵某师师
长说，当空战双方依托的信息化体系平台遭
到相互压制，空中格斗近战歼敌仍将是最终
方式。因此，歼击机飞行员要想笑傲长空，必
须练就克敌制胜的必杀技，磨砺出有我无敌
的精气神。

常言说，“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说
的就是闻不到鏖战沙场的血腥，就缺了刺刀
见红的血性。曾有人问蒋佳冀，“生长在盛世
欢歌中的年轻飞行员，还有战争年代老一辈
飞行员‘空中拼刺刀’的那股血性吗？”

蒋佳冀的回答十分冷峻：“升空就是作
战，作战就到极限，这是空军飞行员的本色。

血性和胆气是人民空军 60 多年代代传承的
精神血脉，搏击长空的钢铁军阵里从来不缺
乏敢打必胜的勇士。”已经有 15 年“飞龄”的
蒋佳冀坚信，尽管武器装备在未来信息化战
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人始终是武器的主
宰和灵魂，“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争铁律依
然没有改变。在未来空战中，不仅要继续“拼
刺刀”，而且将会“拼”得更凶、更狠。为此，必
须敢于“刀尖上舔血”！

“昨天的绝招，可能是今天的绝路。没有
永远的战法，只有永远的变化。”2012 年，蒋
佳冀参加空军第二次“自由空战”对抗比武，
凭借独创的新战法，再次摘得“金头盔”。

近年来，空军加速实施“打仗一样”的实
战化训练改革，为蒋佳冀提供了更广阔的舞
台。他与战友们研练了 10 余套行之有效的
战法，先后被四总部评为“全军优秀基层干
部”和“全军学习成才标兵”。“就是在一次次

‘破限’飞行中，让我真正领悟到空军飞行员
全疆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的深刻内涵和空
天一体、攻防兼备的使命担当。”蒋佳冀说。

作为战斗机飞行员，蒋佳冀是空军目
前 36 名“金头盔”获得者中连续两届“问
顶”第一个人，出色完成 10 余项“破限”
飞行任务，被空军授予“矢志打赢的模范
飞 行 员 ” 荣 誉 称 号 。 从 担 任 大 队 长 到 团
长，他和战友们践行的电子对抗战理念，
引发一股电子战研究热潮；他创造的“新
员改装飞行五步训练法”，带出了一批优秀
的“空中猎手”；他连续 3 年执行高原驻训
任 务 ， 探 索 高 原 训 练 模 式 ， 攻 克 高 原 夜
航、高原越冬驻训、高原陆空联合演习等
险难课题；他探索建立指挥机 关精细化管
理模式，使之成为“领飞雄鹰”。

“以前升空作战，想的只是击落对手。今
后，我要在胸中描绘出一张体系对抗制胜图。”
在打赢未来信息化空战道路上，以蒋佳冀为代
表的中国空军新生代蓝天战鹰，任重道远。

长 空 亮 剑 云 海 争 锋
——记两届“金头盔”获得者、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蒋佳冀

本报记者 李争平 姜天骄
人物小传

蒋佳冀，33岁，空军航空兵某团团

长。他连续3年执行高原驻训任务，探

索高原训练模式，攻克高原夜航、高原越

冬驻训、高原陆空联合演习等险难课题；

他创造性提出“新员改装飞行五步训练

法”，带出一批优秀飞行员。作为战斗机

飞行员，他是空军目前36名“金头盔”获

得者中连续两届“问鼎”第一个人，出色

完成10余项“破限”飞行任务。

图① 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蒋佳冀。

图② 蒋佳冀（中）和他的战友们。

图③ 蒋佳冀带团队在雪域高原开展突防

突击训练。 刘应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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